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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人群的后面，踮

起脚尖将目光投向远处。前面

的人鼎沸起来，送亲队伍来了。

曲珍阿姐的“布超布姆”（村子

里年龄相仿的男女，类似青梅

竹马。）拿着系有哈达，盛有青

稞酒、牛奶的器具迎候。这时，

迎亲的男女老少

也跳起锅庄舞相

迎。送亲队伍在前

面停了下来，也加

入跳舞的队伍中。

双方还会以“斗

舞”的形式，来祝

福新人。等到这些

都结束了，就轮到

我们上场了。

由村里的长

者领头，迎亲队伍

向两边排开，直到

朗卡家。女方的接

亲队伍和男方的

送亲队伍和新郎

就从中走过。当队

伍从我们前面经

过时，我们就开始

“洒清水”（用松柏

枝将水挥洒向新

人，并呼喊祝福

语。）

队伍从我们

面前走过去后，男

方就有专人给我

们发喜钱。当然，

数额不大，五元十

元不等。这是定曲

乡乃至周围十里

八乡特有的习俗。

很快，我们跟

随送亲队伍来到

了朗卡家。阿爸占

堆穿着盛装，拿着

一条哈达在门口

等着。我没有看见

阿妈央金，许是跟

曲珍阿姐在一起。

在朗卡家的

院坝，人们跳起河

谷独有的婚礼迎

接曲。

歌舞毕，新郎

和送亲队伍走进

朗卡家布置的婚

宴厅。等我进去的

时候，里面已经坐

满了人。灶台正对

的主梁中间是新

人座席，新郎的一

边是两个伴郎，送

亲队伍坐在他的

后面，对面是迎亲

队伍。曲珍阿姐在

亲友的带领下来

到新人席位，坐在

新郎旁边，边上也

有两个伴娘，都是

同村的，但没有曲

珍阿姐漂亮。

曲珍阿姐一

直低着头，偶尔和

旁边的伴娘低声

说几句话。

席位上摆满

了各种吉祥物和

美味食物。等到

所有人酒足饭饱之后，男方和

女方的几位长辈开始发言，大

致就是那种希望夫妻两人能

够和和睦睦，彼此相爱之类

的。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节目

“笑宴”，这是一种类似于“相

声”的民间传统文化，没有剧

本，全靠表演者临场发挥。甚

至没有固定的表演者，每个人

都可以说上几句。表演者以幽

默生动的话语，来说明对手的

容貌、行为、隐私、过失等等。

被说者也可以进行反驳，但不

可以生气。几位能说会道之

人，不时引得满堂大笑。

时间悄悄地从落日晚霞走

到了明月星辰，该吃晚宴了，村

里的妇女们端来了热气腾腾的

牛肉汤和大饼。笑宴在布嘎大

叔一句“闻到牛肉

汤的香味，我的舌

头 都 不 愿 意 动

了”中结束了，所

有人意犹未尽。

等到我们吃

饱喝足后，已经晚

上十点多了。这时

候，所有人前面的

东西已经撤下去

了，一些老人和孩

子开始坐到宴会

厅的正中。其他人

则站成一圈，把宴

会厅的柱子和坐

着的人围在中间，

我也加入了其中，

曲珍阿姐和新郎

以及伴郎伴娘们

就站在我的对面。

开始跳舞了，一句

唱词，一个舞步，

都蕴含着满满的

吉祥。

蓝天白云下

相聚需要吉祥的

卓舞

日月星辰下

重逢需要吉祥的

卓舞

田野里长满

青稞需要吉祥的

卓舞

清澈的山泉

汇聚需要吉祥的

卓舞

鹰鹫遨游于

天宇需要吉祥的

卓舞

骏马在草原

奔腾需要吉祥的

卓舞

美丽的村庄

聚会需要吉祥的

卓舞

远方的亲友

到来需要吉祥的

卓舞

俊俏的男女

相逢需要吉祥的

卓舞

心手相连的

人离不开吉祥的

卓舞

……

我们定曲乡

传统锅庄舞的步

法灵活多变，既有

轻盈的跳跃，又有

稳健的踏步。舞者

们手拉手，围成一

圈，随着音乐的节

奏，或快或慢地转

动着身体。

曾祖母曾说

锅庄舞展现了定

曲人的豪放与坚

韧，婉约与柔和。

我们跳了三圈，站在原地

稍作休息。到这个时候，按照惯

例新郎新娘就可以回去休息。

曲珍阿姐和新郎在朗卡家长辈

和伴郎伴娘的簇拥中回去休息

了。但新人休息了，舞却不会

停。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开始男

女各为一队跳舞。

男方：

那巍峨的定崩松雪山

是我男儿勇猛的象征

金色草原奔腾的骏马

何时可以任我们驰骋

女方：

那碧波如玉的定曲河

是我女子清秀的标志

河谷响起的悠扬歌声

林间的百鸟也会听醉

男方：

山顶上盘旋的雄鹰

要落在哪一片草原

骑着黑骏马的汉子

会走进哪一顶帐篷

女方：

山顶上盘旋的雄鹰

轻落在东边的草原

骑着黑骏马的汉子

我的帐篷系着哈达

……

我大概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就回去了。他们一直跳到早晨

七点，疲惫和困意不知躲在了

哪个角落。等我再到朗卡家时，

已经是早上九点。全乡三百多

户家庭的代表相聚在朗卡家的

屋顶。今天也是婚礼的最后一

天，也是女方的“代达”（亲属邻

友献礼金）。

当太阳降临河谷，吉祥的

祝福也就随之而来了。所有人

都盛装出席。人们身上的金银

首饰，此刻也闪耀着金属的光

泽，就为让旁人夸赞几句。

时间到了十点，所有人都

已就座，新人和伴郎伴娘坐在

我们前面专门搭建的棚子里。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手里捧着

吉祥哈达的格绒老爹出场了，

他是我们定曲乡最有名的主婚

人。他先是给两个新人献哈达，

然后自己手里拿着一条哈达开

始高颂“吉祥颂词”。

今天上方之良辰

今天下方之吉日

祥瑞的良辰吉日

福运的良辰吉日

感恩长者的光临

婚庆首日多吉祥

预示佳人结良缘

婚庆次日多吉祥

预示往后事皆成

婚庆三日多吉祥

五谷六畜皆兴旺

先来说说定曲河

再来讲讲定崩松

……

格绒老爹从对新人的祝

福，说到山水形成，说到河谷历

史，说到祖先传奇，说到习俗文

化。每当这种时候，格绒老爹的

语言如同山岩间流动的溪水，

清澈自然，无声地渗透人心。等

说完吉祥颂词后。会有一位声

音洪亮的人“唱礼”（将亲属邻

友的礼金高声喊出。）

最后，整个婚礼又在歌舞

中结束。这几天我都没有看到贡

嘎阿哥的身影，曲珍阿姐也不似

其他新娘那般欢喜。流动的定曲

河，你是否也为他们叹息。

捌

定曲乡并没有定亲到结婚

之间男方女方不得相见之类的

讲究。将亲事定下来后，贡嘎反

而不去朗卡家了。好几次遇到

曲珍他都远远避开了，他不知

道两人见面该说些什么。就是

这样，本来两人有一层薄纱遮

挡着，双方可以随意一点，但如

今这层薄纱被掀开后，倒有些

不自然了。

贡嘎的行为让占堆和伦珠

不高兴了，于是父子俩就亲自

去找了他。贡嘎家虽说是邻村

的，但也不远，坐落在一片田地

之中。相较于村子里的其他房

子，贡嘎家的白藏房算得上是

豪华。矗立在蓝天白云下，这座

白藏房简洁庄重，与周围的自

然环境和谐相融。平整光滑的

墙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

洁白，宛如一座白色城堡。占堆

四处打量着这座房子，不时发

出一些惊叹的声音。还是在伦

珠的催促下，才走进贡嘎家的

院子。

茨姆在院坝里晒青稞，那

些饱满的颗粒贪婪地吸吮着阳

光，又吐出金灿灿的光泽。看见

占堆父子来了，茨姆连忙放下

手中的活。

“占堆大哥，是你们啊。我

说今天‘百灵落在屋顶，阳光高

照家门’原来是有贵客临门。快

请进，快请进。”

占堆取下帽子，微笑着说：

“您太客气了，德勒和贡嘎都在

家里吧？”

“都在呢，都在。你们先上

去，我去打壶酥油茶，再给你们

切点牛肉。”

“茨姆啊，你不用忙活了，

‘溪水流进池里’我们这都快成

一家人了，担不起你这样呀。我

们坐坐就走。”

“哪能如此，德勒和贡嘎都

在家里坐着呢，你们先进去

吧。”

走进白藏房，一股清凉之

气扑面而来，除此之外，还夹

杂着淡淡的草料与牛粪混合

的气味。一楼基本上用于储物

和圈养牲畜。走上木楼梯，踩

踏所发出的声音像是门铃通

知房里的主人。在德勒和贡嘎

的注视下，占堆父子走进客

厅，两人连忙起身。

贡嘎快步走到占堆的面

前，笑着说：“阿爸占堆，您来

了啊，快请坐，快请坐。”占堆

冷着脸没有回答，径直走到德

勒那里坐下。伦珠则拍了拍贡

嘎的肩膀，随后走到了父亲的

旁边。

德勒笑着说：“占堆大哥你

来了，应该提前告知一声，小弟

我好前去迎接啊。”

“不请自来，哪好让你迎接

嘛，只要不嫌我打扰就行。”

“怎么会呢，我刚刚还在和

贡嘎说这几天要去拜访一下您

呢，没想到您先过来了。”

“德勒老弟啊，也不是当哥

哥的我挑理，咱俩家的婚期只

有半年多了，两家的关系却似

乎更疏远了，河谷里已经有人

开始传闲话了啊。”德勒看了贡

嘎一眼，接着说：“还有就是贡

嘎，现在也不来了，像是有意躲

着我们。”

“这的确是我们家的错，我

这几天也在想我们两家好好谈

一下，让两个孩子增进一下感

情吧。”

“大叔，我倒是有个好的想

法。”一直站在旁边的伦珠开口

说。占堆瞪了他一眼说：“你能

有什么好办法，别让人笑话。”

伦珠埋怨地看着占堆：“阿爸！”

德勒笑着说：“占堆大哥，

你就让孩子说说嘛，说不定伦

珠真有什么好办法呢。”占堆不

吭声了，只是看着伦珠。

伦珠说：“我和拉姆后天不

是要去转山吗，我想的是也带

曲珍和贡嘎一起。一来可以在

山上祈福，二来呢也可以增进

一下他们的感情。”

德勒拍了一下大腿，激动

地说：“这真是个好办法，占堆

大哥，你看呢？”占堆也觉得这

是个好办法，便同意了。

茨姆端着一壶酥油茶进

来，又让贡嘎去拿了牛肉那些。

占堆和德勒谈起往事，整个白

藏房陷入一阵欢声笑语中。

这天，贡嘎骑着马来到朗

卡家，在门口犹豫了一会才开

门进去。曲珍和伦珠此时正在

院子里。曲珍和贡嘎相互看着

对方，一时竟也不知说些什么。

一旁的伦珠给贡嘎使眼色，总

算换来了一句“曲珍。”曲珍不

悦地说：“某些人终于来了，我

还以为这辈子都不打算来了

呢。”说完也不等贡嘎反应，自

顾自走进了房子。留下贡嘎和

伦珠愣在原地。

过了一会，几个人牵着两

匹马从朗卡家出发了。他们要前

往定曲乡西面的庞措山转山。

伦珠和贡嘎各自牵着一匹

马，曲珍和拉姆则跟在后面，两

人不知在聊些什么，不时笑出

声来。走了一段路程，几人终于

来到了一处被青冈树环绕着的

草地。

伦珠和贡嘎把马拴在一棵

青冈树旁，接着取下马背上的

包，找了一块空地坐下，在那里

吃了点东西。贡嘎从包里取出

哈达，爬上了旁边专门系上。拉

姆看曲珍一直盯着贡嘎，打趣

说：“哟，妹妹，现在就开始担心

啦。放心，没事的。”曲珍脸红

了，像阳光下晶莹剔透的红玉，

但也没有反驳。

穿过一片青冈树和松树交

杂的林子，走过一条碎石子和

尘土铺就的蜿蜒小路，庞措殿

已经很近了。走了这么长的山

路，曲珍和拉姆已经累得迈不

开步子了，远远落在两个男人

的身后。伦珠转过头催促着两

人，但没有多大作用，反而惹得

两人一顿埋怨。反倒是贡嘎提

议让两人骑马得到了赞赏。就

这样，几人又走了一会儿，来到

庞措神殿下方。

几人来到了庞措神殿，这

是一座二层小楼，是80年代在

原址上重建的。神奇的是庞措

神殿“填湖而建”。据说大殿地

板开有一小口，往里头扔根木

头，稍后便会听到木头浮出水

面敲击地板的声音。将神殿建

在湖水上面原因，已经随历史

掩埋在一段隐蔽的岁月里了。

伦珠推开门，几人走进大

殿。没有华丽的装饰，墙壁上只

悬挂着几幅唐卡，大殿的供台

上供奉着“君师三尊”的泥塑

像。原址的一些房梁和柱子用

哈达缠绕，摆放在大殿正中央，

部分上面还有残缺的用天然染

料描绘的图案。值得一提的是

大殿的地板，踩在上面轻飘飘

的，给人一种悬空的感觉。

之后，几人终于来到了山

顶。其实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山

顶，庞措山最顶端是崩松峰，不

过出于敬畏，一般转山的人都

不会上去。几人在这里祈祷。

这时贡嘎问曲珍：“祈了

什么愿？”曲珍说：“世界安宁，

众生平安，父母健康喽！”贡嘎

有些失望。

曲珍补充说：“还有也希

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贡嘎

这才一笑。这时，伦珠对曲珍

说：“妹妹，还没嫁过去呢，这

就把哥哥都忘了呀。”曲珍向

哥哥撒娇说：“怎么会呢？再说

了，这不还有嫂子吗？”拉姆此

时正在旁边收集柏树枝，准备

带回家做香料，并没有听到三

人聊天。

几人吃了点干粮，便下山了。

山下，定曲河悲情地流动着，

但她不会停下等待路上的人。

（原文首刊《民族文学》汉

文版2026年第2期）

其实，迎亲本和

我 们 这 些 孩 子 没 有

多 大 关 系。只 是 ，如

果我们去迎亲，可以

得到一些“彩头”，也

算 是 获 得 零 花 钱 的

一种方式。

我 和 村 里 的 孩

子 们 拿 着 一 桶 干 净

的 水 ，里 面 有 松 柏

枝，跟在迎亲队伍的

后面。在村口的空地

上，迎亲的人们已经

围成一个半圈，等待

男 方 送 亲 队 伍 和 女

方接亲队伍。

流
动
的
定
曲
河
◎四郎彭错

小
说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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